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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 台 落 日（上）

高 阳 著



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

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荆除江

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

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

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惟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

一勤劳王事，来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

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

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

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

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

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

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

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

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

中决不能让瞿鸿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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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

留。

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月，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

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

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

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

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

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

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

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

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

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

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

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

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

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

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

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

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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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

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

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

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

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至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

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

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

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

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

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

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

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

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

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

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

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

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请缨

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

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带着他的“度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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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

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

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

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

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

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

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

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

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

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

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

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

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的重

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

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变法后，走了荣禄的

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

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

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

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

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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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

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

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

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

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

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

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

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

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

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

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

“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

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

两万银子的贺礼。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

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

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

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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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

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

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

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

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

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

在内。她确信惟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

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

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

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

鸿章的恤典特厚，奕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

帝依然存着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

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

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醇贤王奕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

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

晋刘佳氏所出。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

王”。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

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

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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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又派上书房师傅，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

侍读学士张翼，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

赞，携带国书礼物，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要求专

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军机上奏，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原来客使跪觐，

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所遣

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洋人引为奇耻大辱，而中土

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是件最得意之事。从此以

后，嘉、道、咸三帝，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拒见外使。直到同治年

间，迫于情势，才作了让步，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多次磋商，用五鞠

躬礼觐见穆宗于西苑紫光阁，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而朝廷还觉得过

于委屈。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野蛮”礼节，强加之于中国皇帝的

胞弟，明明是故意折辱，倘不力争，何以见祖宗于地下，更有何面目再见

臣下。

为此，函电交驰，极力磋商，结果总算免行跪礼。但觐见的情形，却

又大出慈禧太后意外。德皇不独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载沣，而且降尊纡

贵，亲到行馆答访，情意殷殷地谈了许久。又邀载沣至但泽阅兵，参观

曾来华游历、觐见过皇帝的亨利亲王所统帅的海军，甚至还作了德国皇

后茶会的主宾。

这前倨后恭的用意，他人茫然，而慈禧太后肚子里雪亮。故意以跪

礼来为难谢罪的专使，是表示对她纵容义和团的不满，而优礼载沣，纯

然因为他是皇帝的胞弟！

及至载沣回国，两宫已在回銮途中，慈禧太后特地在开封行宫，召

见载沣，细问使德的情形。载沣哪知老太后已有猜忌之心？少不更事，

对在德国所受的礼遇，只有夸饰，绝不隐讳，说德皇如何对他期许，又劝

他留意军事，说是确保政权的惟一要诀，就是将兵权抓在皇室手中。

慈禧太后心想，载沣素无大志，才具亦平常得很，说话有些结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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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辞不达意，此刻眉飞色舞，无非觉得此行很有面子而已。究其实际，

并未将劝他的话，好好去想过一想。只是无用之人，易于受人摆布，倘

有人利用他的身份地位，暗蓄异志，所关匪细。

往暗里去想，皇帝目前无子，又因有肾亏的迹象，将来也不会有儿

子，然则皇位何属？兄终弟及，已有前例，一班“新党”如何看不出各国

有支持载沣之意，因势利用，只怕从此就要多事了！

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只要载沣自己不愿，任何人都不能假借他

的名义为非作歹。这样想下来，自然而然地有了法子，找一个人管住载

沣，即是釜底抽薪之道。

谁能管住载沣？大家巨族的老太太，要教儿子收心，有个不二的秘

诀，替他娶一房标致、能干、贤慧的媳妇。因此，慈禧太后从召见海外归

来的载沣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在物色“醇王福晋”了。

替她参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荣寿公主，一个是李莲英，但只有

李莲英所提的入选，正合慈禧太后的意，那就是荣禄的爱女福妞。

“大格格，你看呢？”慈禧太后问荣寿公主。

“模样儿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能干更无话说。就是，”荣寿公主笑

笑说道：“小五将来必是落个怕媳妇的名声。”

“小五”是指载沣。她是为她的堂弟设想，不过这句话使得慈禧太

后的主意，越发坚定不移，她不便表示，正要他“怕媳妇”才好，只能为福

妞解释。

“这孩子，是让她父母惯的！胆子可真大，连我都不怕⋯⋯。”

慈格太后是欲扬故抑，话才说了一半，但荣寿公主却抓住空隙很快

地说了一句：“她连老佛爷都不怕，小五就更不在她眼里了。”

“那也不尽然。少年夫妻，恩恩爱爱，彼此体贴，脾气会改的。”

荣寿公主不答。慈禧太后也发觉到，自己这样说法，等于已定了主

意，“大格格”当然不能驳回，但她心里不以为然，是很明显的。

多少年下来，慈禧太后如说还有忌惮的人，惟一的就是荣寿公主。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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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肯随便附和，但只要是她同意的事，不但心口如一，不会出尔反尔，

而且一定尽力支持。慈禧太后很敬重她这个脾气，也因此希望能将她

说服，好让她做自己的帮手。

可是，荣寿公主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坚决。总是说：“老佛爷若以为

合适，就降旨意好了！”心里还有句话是：“我不敢驳回，可是别指望我点

个头。”因为她的堂兄弟中，受妻子及岳家欺侮的很多，都出于慈禧太后

的指婚，她不希望再有一个堂弟娶得悍妻。

为此，指婚的懿旨，迟迟未发。而风声已经隐隐传出去了！大家都

觉得非小醇王不能娶这么娇贵的小姐，这位小姐亦非嫁世袭罔替的亲

王，不足以尽其娇贵。奇怪着这么门当户对的一头婚事，慈禧太后何以

至今还不把它“拴”起来？

李莲英是对促成这头亲事最热心的人，不断地找机会催促，催得慈

禧太后也有些发慌了，不办成这件事，牵肠挂肚的，不能安心。

“提到福妞，你从没有搭过一句腔，我知道，你是觉得福妞脾气刚

强，将来小五会吃亏。照我说，你这个心担得叫多余！他们这辈你居

长，谁都怕你三分，将来如果福妞欺侮小五，你不会说她吗？”

这话说得相当透彻。荣寿公主想，事情反正已成定局了，自己默默

地表示抗议，无济于事，徒然惹得老太后心里不痛快，又何苦来哉？倒

不如趁她有这句话，为载沣稍做弥补之计。

“小五太懦弱，有福妞这么一个媳妇，倒正好补他的不足。女儿是

怕福妞受不了王府的规矩，语言行为稍微不检点，或者小夫妻常常吵个

嘴什么的，老佛爷不心烦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得一点不错。”慈禧太后急忙接口：“说真个

的荣禄夫妇也太宠他们这个姑娘了！找一天，我好好说他一顿。”

于是回銮不久，便降了懿旨，将“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指婚醇亲王”。

喜信一传，醇亲王的“北府”贺客盈门，哪知老福晋刘佳氏，也就是小醇

王载沣的生母，忽然得了急病，病状是喃喃自语，双眼发直，见了人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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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来，仿佛中了邪了。

见此光景，贺客大骇，但“北府”上下，却还能保持镇静，因为这是老

福晋旧疾复发。而得此近乎疯癫的痼疾，却是出于慈禧太后所赐。

原来老醇王有四位侧福晋，刘佳氏位居第二。嫡福晋及第一位侧

福晋相继下世，便由刘佳氏当家。在老醇王病殁时，老七载涛只有三

岁，是她自己一手带大的，光绪二十三年，慈禧太后懿旨命载涛出嗣为

贝子奕谟之子。刘佳氏的这个小儿子，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平空被

夺，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就有些恍恍惚惚，言语颠倒的样子了。

但刺激犹不止此，尤其这一年接二连三地来。首先是载涛的“父

亲”又变过了。这奕谟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尊称为“老五太爷”的惠亲王

绵愉的幼子，严正不阿，是亲贵中的贤者，却跟慈禧太后不大合得来。

当初载涛为子时，看他肥头大耳，十分高兴，但不亲自进宫谢恩，却大宴

亲朋，就仿佛真的得了老来子一样。慈禧太后知道了，颇为不满，只是

隐忍未发，以后闹变法，闹“拳匪”，没工夫去摆布他。这样五年工夫过

去，载涛已经十六岁，相貌厚重而俊秀，举止稳健而潇洒，是少年亲贵中

的美才，奕谟得意非凡。

哪知乐极生悲，坏在他不该发牢骚，而且形诸笔墨，以致贾祸。他

画了一幅怪图，悬空一只穿了“花盆底”的脚，再无别的，却有一首打油

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

仍来！”

这只脚一望而知是属于谁的，慈禧太后得知其事，勾起旧恨，勃然

大怒，降了一道懿旨，将载涛改嗣为老醇王的胞弟钟郡王奕之后。奕

谟夫妇所受这一番刺激，犹甚于刘佳氏，竟而双双病倒。刘佳氏一方面

觉得慈禧太后喜怒莫测，十分可怕，一方面又心疼爱子改嗣，日子不见

得会比在奕谟膝下来得好，因而又添了几分病症。

不久，刘佳氏又受了一个打击，事起于载漪别有归宿。他本来所得

的罪名是：“革爵，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这年另有一道懿旨：“仍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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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亦就是仍旧算淳王奕的次子。他本来承继为端郡王奕之子，

而且袭了爵，如今一归本宗，变成奕无后。谁要是再过继过去，现成

有个降封的贝勒在等着他承袭。慈禧太后倒是好意，将载沣的胞弟老

六载洵，作为奕的嗣子，让他由镇国公一跃而为贝勒。可是刘佳氏又

少了个儿子，自然大感刺激。

此时接到指婚的懿旨，是她一年中所受到的第三次打击。这一次

的打击，又比前两次来得重，大有“不能做人”之感，所以病也发得格外

重了！

这因为载沣原是订了亲的，亲家是蒙古人。嘉庆年间的三省教案，

为仅次于洪杨的一次大规模叛乱，仁宗在宫中求卦，占得“三人同心，乃

奏肤功”。其后果然，所谓“三人”，是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刘佳氏所

定的儿媳，就是德楞泰之后。

德楞泰本人因功封一等继勇侯，长孙倭计纳袭爵，做过杭州将军；

次孙叫花沙纳，官居吏部尚书，倭计纳的袭爵的儿子叫希元，做过吉林

将军，死在光绪二十年。刘佳氏为载沣所定的亲，就是希元的小姐，如

今由于慈禧太后指婚瓜尔佳氏，对希元家就必得退婚了！

这件事从人情上讲很难，因为希元家的小姐，是刘佳氏自己看中

的，而已放了“大定”。照满洲的婚礼，男家主妇到女家相亲问名，合意

了致送如意或首饰，名为“放小定”。然后择定吉期，男家聚宗族亲友带

领新女婿到女家正式求亲，女家亦聚宗族亲友接待，彼此谦谢再三，方

始定婚，新婿拜女家神位及父母，欢宴而散，这样经过一两个月，再挑吉

日下聘，名为“过礼”，又叫“放大定”，婚姻到此为止，已成定局。“放小

定”犹可变化，“放大定”则等于已经迎娶，所欠者不过洞房花烛有好合

之实而已。

因此，“放大定”之后，如果新郎不幸而亡，则未过门的新娘子，殉节

者有之，守“望门寡”者有之。是这样严重的情况，则退婚便如休妻，女

家便认为奇耻大辱！尤其是希元家的小姐，守礼谨严，刚烈过人，得知

员员

瀛台落日



退婚的信息，什么后果都可以发生的。那就无怪乎刘佳氏要急得发疯

了。

这一夜，“北府”灯火通明，亲友至多，不过不是贺客，而是刘佳氏特

为请来议事的。无奈大家畏惮慈禧太后，谁也不敢乱出主意，有的劝她

遵旨为妙，有的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是刘佳氏自己定的主意，进宫面求

慈禧太后收回成命。

慈禧太后只当她来谢恩，哪知刘佳氏一开口便淌眼泪，“奴才的儿

媳妇，已给奴才磕过头，是奴才家的人了！一点过失都没有，怎么忍心

退婚，”她哭着说，“这一来，教人家孩子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脸色铁青，连连冷笑，向左右的宫眷命妇说道：“你们看

看，世上有这种不识好歹的人！”说完站起身来就走。

于是荣寿公主出面相劝，刘佳氏哭了一阵，噙泪回家，已有个极坏

的消息在等她，希元家的小姐，服毒自杀了。

于归的吉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一，自初十以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的荣府，送礼的就不绝于门了。

头一天发嫁妆，用了一千多名的挑夫。伴送嫁妆的全副仪仗之中，

最煊赫的是四对“高脚牌”，八匹“顶马”。

高脚牌是俗称，官称叫做“衔名牌”，朱漆金字，第一对是：“太子太

保”、“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第二对：“军机大臣”、“世袭骑都尉

兼云骑尉”；第三对：“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第四对：“赏穿带

嗉貂褂”，“赐紫禁城内及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八匹“顶马”，一色

枣骝，不足为奇，难得一见的是，八匹顶马上骑的是八个红顶花翎的武

官。这是当荣禄总领武卫军时，袁世凯献媚的花样，由他的武卫右军

中，派出两名二品参将到军中大营去当差，于是其他各军，如法办理，荣

禄便有了八名红顶子的材官。这是从年羹尧以来，所未有之事，而年羹

尧当时还不敢在京城”摆谱”，又逊荣禄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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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街小巷轰传着“去看荣中堂小姐的嫁妆”时，福妞正由她的嫡

母带着，在宫里给慈禧太后请安。

福妞自然是盛妆，但也不怎么按规矩，穿一件白狐出锋的红缎旗

袍，衬着碧绿的玉镯，俗气得有趣。脸上本来有红有白，只为害臊的缘

故，不染胭脂之处，亦复色如明霞。慈禧太后这天特别高兴，一见面不

等她行礼便即笑道：“好俊的新娘子！”

“老佛爷别说了！”荣寿公主陪着笑说：“本就羞得抬不起头，再拿她

取笑，更让她受不了。”

“你看，福妞，”荣禄夫人接口说道：“大格格都卫护你！”

福妞是受了教来的，当时便向荣寿公主请安道谢，而慈禧太后却收

敛了笑容，要说正经话了。

“福妞，打明天起，大格格可就是你的大姑子了！在婆婆家，可不比

在娘家，由得你任性。你那婆婆可怜巴巴的，而且有病，想来也不会说

什么。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大姑子在这里！旗人家的规矩，你

是知道的，倘或你大姑子要说你，连我也不能拦她。”

“是！”福妞很机警，“奴才不能不懂规矩。”

“懂规矩就好。在家做姑娘，跟在婆家做儿媳妇，是两回事。再说，

你是福晋的身份，好些礼数，也该学学。”。

“是！有大格格教导，奴才不怕学不周全。”

在慈禧太后面前，不容有私人的酬酢，所以荣寿公主虽有好些慰励

中含着规劝的话要说，此时也只能淡淡地客气几句。

“我还得给你一点东西，”慈禧太后看着福妞说，“可实在想不出你

还缺什么？索性你自己挑吧！”

福妞急忙跪下来说：“老佛爷赏得够多的了。”

“明儿是你大喜的日子，再进宫来，就是我侄儿媳妇了，照规矩得给

见面礼儿。你今天自己挑好了，等过了明天进宫，我再给你，不就省事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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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福妞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合适，只好直挺挺跪着候命。

“大格格，你把我那个盒子拿来！”

名为“盒子”，其实是个箱子，得两名宫女抬来。这只四角包金面上

匝出暗花的小皮箱，是专为盛贮首饰而特制的，里面黄绫衬底，分做四

格，第一格是珍珠；第二格是五色宝石；第三格是各种美玉；第四格是杂

件。

荣寿公主照慈禧太后的指示，命宫女端张长方紫檀矮几来，将四个

格子都取出来，顺次排好，一眼望去，目迷五色，只觉得样样都好。却说

不出哪一样最好。

“你自挑吧！”慈禧太后说：“挑六样好了。”

“只怕奴才一样都挑不出来。”福妞笑道：“怪不得说是‘如入宝山，

空手而回’，敢情到那时候就不知道挑哪样好了！”

“我教你一个法子吧！”慈禧太后说：“你先在杂件那一格里挑。”

福妞何尝不会挑，只是那么说着凑老太后的趣而已。此刻听她教

的这个法子，正中下怀。因为杂件之中，贵贱悬殊，珊瑚玛瑙不算珍贵，

但外国来的金刚钻，自从西风东渐以来，声价日上，为多珍之冠。福妞

早就在晶光四射、耀眼生花的一堆金刚钻首饰中，看中了一只戒指。

这粒金刚钻大小约如银杏，等她拿到手里，只听有人咳了一下。抬

眼看时，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她那“两把头”上的丝穗子，无

风自动，顿时会意，不宜夺爱。

“奴才可还没有那么大福气，使这么大的金刚钻。”说着，放下钻戒，

另取一只钻镯把玩。

“那只镯子不错！”慈禧太后说：“你戴上我看看！”

“是！”将钻镯套在右腕上，连左腕一起平伸在慈禧太后面前。

“好！”她得意地说：“正配你那只翠镯。大格格，你看，翠镯戴一对

就俗气了，倒不如这么搭配，反显得别致！你说是不是？”

“老佛爷的眼光，谁也比不上。果然好看！”荣寿公主说：“干脆就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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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来了！”

“对了！”慈禧太后向福妞说：“你就戴着吧！”

福妞喜不可言。因为这只钻镯戴在腕上，明天做新娘子的时候，会

夺尽贵妇名媛的光彩，何况打听起来，说是慈禧太后御赐，这个风头就

出得更足了。

等着下拜谢过了恩，慈禧太后说道：“你还是挑六样好了！”

吉数为六，留着做见面礼，那只钻镯算是额外赏赐，福妞更觉志得

意满。不过，她很机灵，并没忘了忌讳。

慈禧太后生平恨事第一次进宫，不由大清门而入，因此忌讳妾媵所

用的绿色。但此刻福妞将成为醇王的嫡室，如果不选绿色，反会触动慈

禧太后的心事。因此，她首先选了一个玻璃翠戒指，表示对红绿并无成

见。

果然，这一下子做得很对，因为荣寿公主已有嘉许的眼色。福妞心

想，今天的一切都很顺利，难得的机会，不可错过，除了东珠不敢用以

外，将慈禧太后顶尖儿的几件首饰都挑走了。

其时已到宫门下钥之时，荣禄夫妇带着福妞叩辞出宫，由东华门一

转入王府井大街，便觉轿马纷纷，热闹异于常时，及至一进东厂胡同，更

是冠盖相接。落日犹在，明灯已悬，由敞开了的大门望进去，灯火璀璨，

锣鼓喧阗，为男客预备的，四大徽班的名伶罗致殆尽的堂会，正当热闹

的时候。

女客更有文静的消遣，是“走票”的一班“子弟书”。早年有班“旗下

大爷”，饱食天家俸禄，闲来无事，别创新声，腔调略似大鼓，而讲究词雅

声和，有东城、西城两派。“西城调”更为萦纡低缓，一个长腔，千回百

折，似断若续，久久不息，最宜于饱食终日的人品味。

这班“子弟书”特别名贵，因为穿上公服，至不济也是个红顶子。此

时当然是便衣，是特为约齐了穿戴，一律福色缎面皮袍，上套青缎琵琶

襟坎肩，头上红结子瓜皮帽，帽檐镶一块极大的霞。这是规定好的服

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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